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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语感，是对渗透着思想感情的语言有一种灵敏而准确的感悟。这是一种高层次的心理活动过程。从严格意义上说，对语言的感悟发生在个体心理发展过程中的“类化”阶段。因此，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感，语文教师需要遵循个体心理发展规律，训练学生的阅读能力从低阶走向高阶，在这一过程中培养他们的语感。
壹
我们先看下面这个例子：
巴尔扎克的小说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中，写葛朗台从庄园回到索谟家门口，“无意中身边带着百宝钥匙，便自己开了大门”。这句中的“无意”二字引起了笔者的注意：守财奴怎么会对百宝钥匙的有无毫不关心呢？这应该是他须臾不能离开的“命根子”才对。身为一个守财奴，却无意于钥匙的在与不在，这个细节描写值得玩味。思考揣摩，豁然开朗：守财奴能在“无意”中带着百宝钥匙，靠的是几十年来“有心”守财的功夫——这是“有心”的“无意”。从心理学角度看，葛朗台对百宝钥匙的注意已经从无意注意（指无须意志的努力，保留时间短）发展到有意注意（指需要意志的努力，保留时间长），进而发展到了有意后注意（指无须意志的努力，保留时间长）的状态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人吝啬到家，习惯成自然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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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看陶渊明的《饮酒（其五）》一诗，开头一句是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。问题出来了：为什么身在纷扰尘世，却无车马之喧？第二句“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”给出了答案：原来是心灵已经远离尘世喧嚣。再追问：心远了、地偏了，人到哪里去了？这一问，便问到了主题：心已回归自然，同自然景物融合在一起，互生默契。此时作者对自然界的观察已经进入有意后注意的层级，因此他能够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。此中真意，虽说“欲辨已忘言”，但其实已经不辨而明，无须言说。诗人与菊花、南山、山气、飞鸟等自然事物形成了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，见了似不见、不见似见了的关系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以上两个例子，无论是巴尔扎克小说中对守财奴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塑造，还是陶渊明诗歌的高远意境与恬淡风格，都体现出作者的创作心理已经发展到有意后注意的高度。作者如此，读者也须如此。语文教学想要培养学生感悟、把握这样的语言，就需要提升他们的阅读心理层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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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分析仅就阅读心理的注意阶段而言。我们继续看心理活动发展到思维阶段的例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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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中，小弗郎士在上学路上，被铁匠华希特叫住了：“用不着那么快呀，孩子，你反正是来得及赶到学校的！”对这句话，如果我们从形象思维层级出发，会认为华希特是反对小弗郎士去上“最后一课”的，继而觉得这句话是跟主题唱对台戏的“败笔”。显然，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。
如果从抽象思维层次解读，可以联系华希特说话时的地点、时间、条件，认为这句话是他看了布告内容，得知从明天起学校只许教德语后，深感亡国之痛的愤激之词。这样的理解虽然正确，但华希特的话会被认为是游离于主题之外的“闲笔”。只有进入辩证思维层次，我们才会感受到作者构思的匠心：用华希特对德国布告的反感来表现对敌人的仇恨，又用韩麦尔先生、郝叟等人对最后一课的依恋来表现对祖国的热爱，从而构成了主题思想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。这样看来，不但“败笔”不败、“闲笔”不闲，而且这句话承担了一半的主题，是实实在在的“正笔”，含金量可谓足矣！
这个例子充分说明，想要充分理解华希特的话，形成语感，读者的思维水平必须进入辩证思维层级，提高到与作者的思维水平相当的程度。如果仅停留在以感性认识为主的形象思维层级，或以理解性认识为主的抽象思维层级，就难以克服表面性和相对片面性的思维局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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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再来看阅读心理发展到分化、类化阶段的课例。
鲁迅先生的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一文中，第四部分“原来如此！”之后至篇末的所有文字，从内容上看十分繁杂，学生理解很有难度。我们可以通过词语的排列，简洁明确地勾勒出一条串联散杂材料的、跌宕起伏的感情线索。
笔者对这部分课文内容进行了精简，并将其中一些重要词语编号，以便进一步研究：
原来如此！……
在一个深夜里，我在悲愤①中沉静下去了，然而积习却从沉静②中抬起头来，凑③成了这样几句：
惯于长夜过春时，挈妇将雏鬓有丝。
梦里依稀慈母泪，城头变幻大王旗。
忍看朋辈成新鬼，怒向刀丛觅小诗。
吟罢低眉无写处④，月光如水照缁衣。
但末二句，后来不确了，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⑤。
可是在中国，那时是确无写处的⑥，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。当《北斗》创刊时，我就想写⑦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，然而不能够⑧，只得选⑨了一幅珂勒惠支夫人的木刻，名曰《牺牲》，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⑩柔石的记念。
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，较熟的要算白莽，即殷夫了，他曾经和我通过信，投过稿，但现在寻⑪起来，一无所得⑫。然而那本《彼得斐诗集》却在的，翻⑬了一遍，也没有什么⑭，只在一首《Wahlspruch》（格言）的旁边，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⑮：
“生命诚宝贵，
爱情价更高；
若为自由故，
二者皆可抛！”
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⑯，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⑰，写下了以上那些字。
要写下去，在中国的现在，还是没有写处的⑱。年青时读向子期《思旧赋》，很怪⑲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。然而，现在我懂得了⑳。
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，写几句文章㉑，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，自己延口残喘，这是怎样的世界呢。夜正长，路也正长，我不如忘却㉒，不说的好罢。但我知道，即使不是我，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㉓，再说他们的时候的。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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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，我们按单双号分成两组。一组以“悲愤”为主，其中的每个词或短语无不渗透着“悲愤”的因素；另一组以“沉静”为主，其中的每个词或短语无不渗透着“沉静”的因素。概括如上表。
分析上面两组词语可以发现，鲁迅先生处在“悲愤—沉静—悲愤”即“记念—忘却—记念”的情感起伏中，且感情越来越强烈。“沉静”是前一个阶段“悲愤”的深化，又是后一阶段“悲愤”的预伏。这样的阅读方法，能够帮助学生对文本思想情感进行分类，更好地理解把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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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。第一，⑮处全文抄录白莽（殷夫）的译文，表明鲁迅先生确信译者的心同裴多菲的相通，白莽就是这首诗，就是裴多菲，这是一种悲愤感情的升腾。第二，⑲处怪向子期的《思旧赋》写得简短，其实是希望他写得长一些，如同自己想写得长一些，以发悲愤之情；而⑳处“懂得了”，即明白了向子期所处的社会形势让他只能“开头却又煞了尾”，如同自己沉静下去后也只能写得短一些。明白了这一点，就会发现这几处内容也是文章情感线索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综上，培养学生语感的实质在于对阅读心理活动的分阶段把握。学生能否用自己的话来解释课文，是衡量其有无语感的标准。为了培养学生的语感，教师自己先要获得语感，再按照阅读心理发展规律、依据思维发展过程设计教学方案并进行实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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